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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波爾斯（Friedrich Salomon Perls）結合完形心理學、存在主義、現象學、精神分析、身體盔甲理論、東方宗教以及心理劇等東西方心理學理論，撿拾淬鍊出完形治療學派，並透過獨有的說話方式、解讀肢體語言天賦、戲劇化技巧的應用發展出獨樹一格的治療技巧。
本文試圖以波爾斯的家庭為出發點，藉以探究波爾斯的童年如何影響其一生，並窺探波爾斯與父親及兒子三代關係間的互動，以推測分析完形治療理論技術之形成脈絡。

關鍵字：完形治療、波爾斯。
1 引言
彿德列克．所羅門．波爾斯（Friedrich Salomon Perls, 1893.07.08～1970.05.14），一個充滿傳奇、爭議、獨特、矛盾、大膽、創新的心理治療工作者（許宜銘，2000），他結合了完形心理學、存在主義、現象學、精神分析、身體盔甲理論、東方宗教以及心理劇等理論概念，撿拾淬鍊出風格鮮明的完形治療，並於世界各地到處巡迴宣導，發揚完形治療。
1950年～1960年完形治療學派崛起，當所有心理治療人員，皆遵循佛洛依德諮商作風，讓個案躺在長椅上，諮商師則坐在後方記錄個案的自由聯想時，波爾斯卻拒絕這樣的諮商方式，首創諮商師與個案面對面晤談的諮商情境，對當時以精神分析為首的心理治療界造成一大震撼，也提供了精神分析外的另一個選擇。
波爾斯如此大膽、勇於創新加上異常敏銳的特質，成功將完形治療推向心理治療第三勢力，但完形治療隨著波爾斯的辭世，其後世弟子無一能及，隱約透露波爾斯個生命人風格在完形治療背後所扮演的重大意義。

究竟是什麼樣的家庭環境可以塑造出如此醒目的波爾斯？對於一個時常幫助個案解決問題困擾、促進家庭和諧的波爾斯而言，其生活重心皆以工作為主，從而衍生對親子關係的漠視，是一種無意識的代間傳遞還是有意識的比重選擇？筆者試圖從波爾斯的成長背景以及其三代親子間互動關係，來推測分析完形治療的形成脈絡，以及波爾斯是如何看待家庭中的不完整。
2 波爾斯生平概述
彿德列克．所羅門．波爾斯（Friedrich Salomon Perls, 1893.07.08～1970.05.14）出生於柏林近郊一個中低階層的猶太家庭中，自認為是父母的麻煩來源。孩童時期波爾斯常常名列前茅，然而，十歲之後波爾斯與他的父母以及學校關係開始惡化，當時波爾斯就讀於奉行嚴厲自律反猶太主義的莫森中學，老師們對於波爾斯一點都不假以顏色，這對波爾斯來說是一大衝擊，於是波爾斯拒絕做功課、逃學，最後被逐出校門。
1916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波爾斯加入德軍擔任軍醫工作，後來成為官方工作人員。1919年進入弗賴堡大學學習法律，後轉學醫學，得到精神病學的醫學學位。1921年獲得柏林大學精神病學的醫學博士學位。

1926年進入法蘭克福的「古德斯坦軍人腦醫療機構」（Goldstein Institute for Brain-Damaged Soldiers）擔任古德斯坦（Kurt Goldstein）的助手。當時波爾斯受到古德斯坦的影響，從完形心理學的觀點來看待腦受傷的士兵，並開始體認到人類是一個整體的系統，而非以往將之視為各自發揮功能之部分的總合，從而開始發現完形的重要。同年出版了”Holism & Frolution”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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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1923年波爾斯
資料來源：A life chronology. （1998）. Retrieved October 17, 2008, form http://www.gestalt.org/fritz.
在法蘭克福攻讀研究所期間，波爾斯遇到了幾個對他日後工作產生重大影響的人，包括他的妻子蘿拉。爾後他前往維也納接受精神分析大師芮克（Wilhelm Reich）的精神分析訓練，芮克是以身體作為改變人格方法的先驅者，並首創身體盔甲理論與自我瞭解方法。與此同時，波爾斯也接受了其他幾位精神分析學家如荷妮（Karen Horney）等人的教導。在此期間，他還遇到了阿德勒（Alfred Adler）、榮格（Carl Jung）和佛洛依德（Sigmund Fre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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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1930年波爾斯與蘿拉
資料來源：A life chronology. （1998）. Retrieved October 17, 2008, form http://www.gestalt.org/fritz.
1933年由於納粹的興起，波爾斯離開德國去了荷蘭，一年後又移居南非，並於1935年建立了南非精神分析研究所。在南非時，他結識了「整體說和進化」一書的作者史墨茲（Jan Smuts），史墨茲對波爾斯的完形治療的發展也有影響。1946年移民美國，從此，他的分析方式開始與傳統的精神分析法分道揚鑣。

1952年波爾斯與古德曼（Paul Goodman）以及妻子蘿拉在紐約共同創建了一所完形治療機構。期間波爾斯不斷搬遷或去訪問不同的國家及城市，並在邁阿密、舊金山、洛杉磯、以色列、日本及加拿大等地建立了完形治療培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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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1955年波爾斯
資料來源：A life chronology. （1998）. Retrieved October 17, 2008, form http://www.gestalt.org/fritz.
1960年他定居於加州大索爾，同時在伊斯蘭機構（Esalen Institute）舉辦多場研討會，並以心理治療方法改革者而聞名。1969年他搬至加拿大英屬不列顛哥倫比亞省首府溫哥華島的科威恰湖。同時他在那裡創辦了一個治療交流會。
前述歷史以波爾斯的各種學術經歷解釋了他的完形治療學說之發展，然而，一個如此華麗幻妙的學說真的只憑這些理性訓練即足以完成？亦或者波爾斯的個人歷史中也隱含著孕育完形治療理論的沃土？以下我們試著從波爾斯的家庭背景耙梳其與完形理論的連結可能。

3 生命成長與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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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波爾斯家庭圖
3.1 陌生權威的父親
拿坦（Nathan Perls）一個聰明、俊朗、活力充沛的酒商，總希望有天能夠突破猶太世界狹隘限制，打入廣大的德國社會的現代猶太人，並將此觀念強加在孩子們身上。身為酒商的拿坦，因為工作的需要時常遠行外地，與孩子相處時間並不多，對於孩子顯得漠不關心，加上外遇不斷，使得其家庭關係並不完整，在孩子們心目中，拿坦是陌生且權威的，波爾斯二姊葛莉特（Grete Perls）曾如此形容自己的父親：

父親總是想要統治家裡當中的每一個人，就像他統治菲力曼森的公司般，他在那裡就是老大（張嘉莉譯，2000：3）。
此外，拿坦與做為家中獨男得到竟不是重男輕女文化中的寵愛與呵護，而是疏遠鄙視，父親拿坦總是以極端嚴苛、忽視、輕蔑與欺凌的方式來與波爾斯互動（張嘉莉譯，2000），因此，波爾斯與父親的關係並不融洽，即使波爾斯不曾正面提過父親對自己的影響，但從波爾斯強悍、極端衝突的治療風格、加上令人震撼的說話方式，似乎都是父親的映照。
3.2 充滿藝術氣息的母親

母親愛密莉亞（Amelia Rund）對藝術充滿興趣與熱情，由於丈夫長期不在家，加上婚外情不斷，使得愛密莉亞將大部分心力都投注在三個孩子身上。相較之下，愛密莉亞對於孩子顯得照顧過度，她總是會跟在波爾斯後面，幫他收拾垃圾，使得波爾斯養成總是會有人替自己收拾善後的習慣，漸漸地將別人熱心協助視為理所當然。

此外，對戲劇充滿熱忱的愛密莉亞，總會在波爾斯身邊述說自己對於戲劇的熱愛，將這份熱情傳染給波爾斯（Perls, 1969c），也引發了波爾斯骨子裡那藝術的氣息。波爾斯曾溫柔地寫下母親對於自己的那份期待：
媽媽…對我充滿熱望，但完全不是「猶太母親」式的…她的父親是個裁縫師，思及她的背景以及對藝術尤其是戲劇的興趣，便會覺得這實在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張嘉莉譯，2000：4）。

語句中透出波爾斯對母親的敬仰，更顯現出一種被需要的感動。
3.3 才華洋溢的妻子

蘿莉．波斯娜（Lore Posner）一位天資聰穎、才華洋溢的女子，出生於教養良好的家庭。大學時期研讀完形心理學，對於存在主義的概念發展及胡賽爾（Edmund Husserl）的現象學更為精熟。
她曾與存在主義理論家巴伯（Martin Buber）接觸過，並與田力克（Paul Tillich）共事多年，波爾斯透過與波斯娜的交往，加深了他對完形心理學以及存在主義的了解，後來波斯娜成為他的妻子，也就是蘿拉．波爾斯（Laura Perls）。在蘿拉的協助下，波爾斯將存在主義及現象學的概念整合到完形治療中，尤其是對個體主觀世界的重視，以及對覺察與責任的強調。
在蘿拉的協助下，波爾斯創立完形治療學派，當時蘿拉對於決定使用「完形治療」這個名字有所顧忌，但波爾斯堅持己見，原本令人稱羨的夫妻組合，關係開始變得惡劣，波爾斯認為蘿拉到處批評並且他打壓他，而蘿拉則覺得波爾斯對批評過於敏感，缺少縝密的理性思考。就在1956年波爾斯被診斷出有心臟疾病，由於身體不適加上對於蘿拉過於失望，於是他離開蘿拉搬到邁阿密，尋求溫暖的冬天（張嘉莉譯，2000）。

3.4 渴望父愛的兒子

波爾斯年屆42時，小兒子史蒂夫（Stephen Perls）誕生了，對孩子已喪失耐性的波爾斯，曾試圖說服蘿拉再次墮胎，但蘿拉不願意，他告訴波爾斯如果他不想要孩子的話，那麼會由自己照顧這個孩子，波爾斯聽完蘿拉的話，告訴蘿拉說如果妳真的這樣認為的話，那他就是你的了（S. Perls, 1993）！ 
從此以後，波爾斯對史蒂夫始終維持一種冷漠的距離，在史蒂夫高中之前波爾斯與他互動少之又少，直到進入大學後接觸心理學相關議題才開始與波爾斯有交集（S. Perls, 1993）。第十五屆完形治療年會，為慶祝波爾斯誕生一百週年紀念日，特別邀請史蒂夫談談父親波爾斯，其中提到：
基本上我是被忽略並且被漠視的…讓我對家庭感到憤怒的是，他們對我的關心已經無法再少了…我清楚明白成為一個藝術家或音樂家或治療師會讓他們比較看得起我，但我也清楚知道我不適合其中的任何一樣…我想我若可以成為一位治療師，才會讓我父母真正覺得我是有價值的，才會得到一些尊敬…（S. Perls, 1993，節錄自《完形雜誌》）。
一段兒子給已逝父親的話，顯現出兒子對父親的未竟事務，也透漏了波爾斯對家庭的不圓滿。
4 成長塑造理論
4.1 獨特說話方式及觀念
在家庭之外，父親拿坦是一位聰明、俊朗、十分有魅力、積極先進的現代猶太人。但對波爾斯來說，父親卻是一位不稱職又難以相處的人，因為父親總是以譏諷、嚴苛、輕蔑的態度與自己互動，還常常叫他白痴或沒用的傢伙，無時無刻透過各種言語來羞辱他，使得父子關係並不融洽（張嘉莉譯，2000）。

表面上波爾斯對父親種種作為展現出極度排斥，但內心深處，波爾斯仍不自覺以父親為典範，一步步追隨父親的腳步成長，不論是說話方式、處世觀念、甚至是對待家庭的方式，幾乎都是如出一轍（張嘉莉譯，2000）。

許多人對於波爾斯極端衝突的治療風格，以及令人震撼的說話方式感到驚豔，也因為這樣的特質，使得波爾斯在進行完形治療時獨具特色，然而，波爾斯之所以會擁有這樣的特質，也許可以回推到成長歷程中長期與父親相處，耳濡目染下內化了父親那套犀利的講話方式。波爾斯曾在自傳《進出垃圾桶》中提到，當他要求個案下次諮商前必須完成一件事情，若個案沒有做到，治療當下波爾斯會毫不客氣的責罵個案，甚至會生氣地叫個案回家（Perls, 1969c）。從這治療過程中可以發現，這種有意圖地使用「令人震撼的說話方式」，也許就是早年父子關係的遺跡。
此外，拿坦一直希望能夠突破猶太人的狹隘限制，期望有天能加入德國大家庭，在當時而言，身為一位猶太人想要融入德國社會並不容易，但父親卻不曾放棄過，只要有機會便不斷地嘗試，同時將這個觀念強加在孩子身上。加上父親總是嘲笑波爾斯笨、沒用，使得波爾斯更在意父親對自己的看法，一方面希望自己可以表現很好來贏得父親的讚賞；另一方面也希望因為自己表現好讓父親知道他是錯的。不論如何，對於波爾斯來說要達成目的，就必須不斷的進步、提昇，讓自己不僅僅只是好，還要是最好才行。

在種種的壓力下，或許迫使波爾斯從小就必須養成「隨時擁抱新觀念與新人群」能力，一旦發現自己逐漸停止成長時，便會開始轉換。這樣不斷成長態度，也可能間接促使波爾斯的完形治療學派需要融合各種當時最新潮流學門如完形心理學、現象學、存在主義、 身體盔甲理論、精神分析、東方宗教及心理劇等眾家理論。
4.2 解讀肢體語言的天賦與戲劇化技巧運用
從小受母親影響而對戲劇充滿熱忱的波爾斯，就讀阿思卡那基思中學時因緣際會下加入了柏林皇家戲院充當臨時演員，隨後遇到德意志戲劇的導演哈雷特（Max Reinhardt），並跟隨他學習戲劇。
哈雷特是個勇於接受挑戰的老師，他時常要求學生近距離去觀察人們如何透過語調和姿勢來表達情緒，藉此去體會人們透過非語言所表達出的整體訊息，因為這項對「非語言溝通方式」的領悟，加上波爾斯曾接受芮克進行精神分析訓練，芮克主張生命能量會因為生命經驗而卡住或者是扭曲，而人們會儲存自身的情緒記憶，並透過肌肉緊縮與身體盔甲的形式累積他們對這些記憶的防禦等觀念，讓波爾斯對於肢體語言有另一番的認識。這些學習與發現，喚起波爾斯「解讀肢體語言的天賦」，漸漸地，當波爾斯在進行治療時，只需觀察人們如何說話、走路或坐臥，便可獲得相當多的個人訊息。

此外，和母親一樣熱愛戲劇的波爾斯，從小便喜歡成為目光焦點，這點從波爾斯就讀莫森中學時可以發現，當波爾斯進入一個嚴厲自律的學校，不容許個人特色產生時，波爾斯展現極度抗拒與反叛，這也許是因為母親過於驕寵，養成波爾斯以自我為中心的結果，加上為了贏得父親的注視，波爾斯成為一個愛表現、喜歡吸引別人注意的人。
熱愛戲劇，享受站在舞台上表演的魔力的波爾斯，天生擁有敏銳觀察力與直覺，能靈活的掌控時機以及創造性地製造出緊張感，使得他對於「戲劇化技巧」的使用可說是運用自如，這也成為他日後治療工作的特色，更是其後代弟子望塵莫及的部分。
4.3 未竟事務的領悟
所謂未竟事務是指一種未被表達出來的情感，這些情感雖然沒有被表達出來，但卻與顯明的記憶及想像連結在一起，由於這些情感並沒有被充分的體驗，因此常徘徊在潛意識當中，並在不知不覺被帶入現實生活裡，且這些未竟事務會一直持續存在著，直到個人勇於面對並處理這些未被表達的情感為止。

未竟事務的體認可從兩方面推測，一為波爾斯從事軍醫的時候，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波爾斯分別擔任德國及南非軍隊的軍醫，由於戰火激烈，時常要面對戰友們生離死別，人在生命最終時，往往容易回想起一生當中遺憾的事情，也許是當時接觸到太多抱持遺憾離開的戰友們，使得波爾斯對於未完成事情格外重視，進而發展出未竟事務概念。
另一部分可從與父親拿坦的互動以及與兒子史蒂夫相處的模式推論，波爾斯對父親又愛又恨，表面上與父親顯得疏離，但內心卻又渴望讓父親認同自己是好的、優秀的，因此，波爾斯不斷地追求成長，希望得到一個孩子應得的父愛。但波爾斯始終沒有正視自己內在未竟事務的存在，當心中那股情感無法表達出來時，波爾斯便不自覺展現出許多與父親相同的處事方法，進而將自己未竟事務延續到與兒子的互動中，在兒子年幼之時，波爾斯因為四處宣揚完形心理學而時常不在家，即使在家也不會與兒子多說什麼話，甚至連一家人同桌吃飯的機會都是少之又少，或許是因為自身與父親及孩子之間存在未竟事務的真實體驗，因此，波爾斯對於未完成事件有的特別感觸，近而促使完形治療對於未竟事務的重視。

但究竟波爾斯對自身的未竟事務是有意識地覺察，抑或無意識地自然展現仍不得而知，唯一可確信的是波爾斯的確因為自身未竟事務而影響到三代親子互動關係，且未曾改善過。

4.4 此時此刻的體驗

波爾斯曾接受精神分析師翰尼克（Eugen Harnik）的治療，這次的治療經驗對波爾斯來說是非常慘不忍睹的，波爾斯於《自我、飢餓與攻擊性》一書中提到：

我曾經碰過一個可以有好幾個禮拜不開口說出一個字的精神分析師；若要表示會談可以結束了，她只會用鞋子擦擦地板…我在多年後聽到他罹患妄想性精神病時，讓我震驚不已。我總算不會再度責備自己無力了解並且領會他說所的話了，而將責任歸於他無力讓別人了解他所說的話，並且明白我的處境（張嘉莉譯，2000：17）。

從波爾斯與翰尼克的諮商過程中，隱約可以看到波爾斯與父親互動的影子，一個急欲尋求父親注意的孩子，無助地一次又一次嘗試，不管自己多麼努力，仍然無法讓父親多看自己一眼，那股自責就在自己成為眾人矚目、認可的同時被釋放了，有了眾人的認可，便可證明有問題的不是優秀自己，而是無理父親。
因為這次的經驗，波爾斯開始對於傳統精神分析感到質疑，試著將治療重心放在治療師和個案此時此刻的真實接觸上，並融入現象學的觀點，幫助個案與現實活生生的接觸與體驗，而不僅是談論過去的經驗，因為他認為當個案留戀過去就是在逃避體驗現在，這也可看成是波爾斯自我中心的另類延伸。

4.5 責任的賦予

從波爾斯的自傳及兒子史蒂夫的專訪不難發現，波爾斯重視個人事業勝於整體家庭、偏好個人治療勝於團體治療的人，他在完形祈禱文中曾經寫道：

我做我的事，你做你的事。

我活在這個世界上不是為了滿足你的期待，

你活在這個世界上也不是為了滿足我的期待，

你就是你，我就是我，

如果我們偶然發現彼此，那很美好，

如果沒有，我們也無能為力（張嘉莉譯，2000：98）。

從正面看，這段文字顯示完形治療背後對界線的重視，但反過來看，似乎也透露出波爾斯在真實生活中不關心他人的極端典型，這樣的觀點，也許是起因於父親對自己的漠不關心，內心為了維持自我價值進而延伸出的自我安慰型態，對波爾斯來說一直達不到父親的期待，造成自身極大的傷害，為了捍衛自我價值，波爾斯提出這樣的概念，強調個人主義和人對自己的責任優於他人及社會的責任。
若以此概念類推，便也不難發現，為什麼波爾斯對於蘿拉的批評如此敏感在意，最後連自己罹患胰臟癌仍賭氣不願意接受蘿拉的照顧，對於波爾斯來說，個人主義責任的概念，除了理論邏輯外，或許也是為了保護自身驕傲而脆弱的自尊所延伸出來的，唯有強調個人對責任的賦予，才能避免自我價值受到威脅。

從此觀念也可折射出，波爾斯為什麼會只著重個人治療而不傾向團體治療的原因，同時也透露了為什麼波爾斯只在乎事業而不重視家庭。
5 結語

從本文的探討中，發現波爾斯受到家庭的影響極為深遠，在父親拿坦嚴厲、無禮的對待之下，波爾斯傳承了父親的極端風格、誇大的表達方式、以及不斷求新、求變的生活態度；母親愛密莉亞充滿藝術氣息的感染下，波爾斯也發展出獨有的覺察肢體語言天賦、以及戲劇天份。

此外，最令人驚訝的是，波爾斯內化了父親的許多特質，甚至內化了父親對待家庭的方式。

完形治療草創時期，波爾斯就像酒商父親一般，因公外地遠行，也如同父親一般對自己的孩子漠不關心，甚至跟父親一樣在外結交紅粉知己，對於強調完整、覺察的波爾斯來說，這些狀態他是否有覺察到？又是否希望能夠完整？抑或者對他而言這樣的家庭就是完整？

雖然這一切仍無法得到證實，不過似乎可以感受到波爾斯對於父親那股又愛又恨的感情，愛的是父親權威、激進、有朝氣的特質；恨的是父親對自己羞辱、輕蔑的憤怒。因為這樣，才會創造出波爾斯如此特別的性格，進而撿拾各個學派精華淬鍊出屬於自己的完形學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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